
【明慧网】曾几何时，我的心时时被一种

无以言表的感受感动着，几次提起笔，想写一

篇关于大法弟子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只是迟

迟未动笔，今天我终于以平静的心态向那些还

在受中国媒体所蒙蔽的世人真实地讲述大法

弟子的好和他们的伟大壮举。  

初与他们相识，只觉得他们待人真诚：为

人直率、善良，对人宽容和大度。  

我生性孤傲，从不轻易和陌生人打交道，

我能够真正去接受他们，以至于后来去了解他

们，再后来是理解和帮助他们，都是缘于一件

小事。那是某年的春天，虽说春天已到，但刺

骨的寒风依然使人冻得直打哆嗦（就象现在，

正法进程虽然已到了最后时刻，但邪恶的旧势

力依然发疯似的对善良的大法弟子进行疯狂

的迫害）。有两位大法弟子租住我楼房的下层，

他们在夜间出来上厕所，风把门吹得关上了，

不能进屋，他们为了不影响我们睡觉，硬是站

在刺骨的寒风中冻着，直到第二天凌晨，隔壁

的婶婶喊我，并告诉我此事，听到这，我很震惊，内心

深处被他们触动了。当今的年代，还有这样一心为别人

着想的人，我突然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后来，他们告诉

了我真实身份并让我了解大法和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

才明白，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按照宇宙

的法理真善忍的要求去做的。他们是人间的楷模，是这

个时代人类的骄傲。  

我读了李老师的《洪吟》-“愿”：“茫茫天地我

看小，浩瀚苍穹是谁造？乾坤之外更无垠，为了洪愿传

大道。”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和无助，大法弟子的大

慈大悲、大善大忍与中国媒体所宣传的完全不是一回

事，中国媒体的造谣和宣传只能蒙蔽那些不了解法轮功

的人，凡是读过《转法轮》和对法轮功有所了解的人，

一眼就可看出媒体的造谣漏洞百出，笑话连篇，这些受

邪恶所指使的躯壳，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它们应得的

报应。自古就有邪不胜正的说法，大法弟子为了向世人

讲清真相，所遭受的魔难和恶警对他们的身心摧残是常

人难以想象的，但大法弟子的正义之举也使江泽民一伙

闻之胆寒。神圣的大法弟子呀！你们是在用自己的青春、

热血和生命在维护和捍卫宇宙大法呀！而可怜的世人为

何还不警醒呢？  

有人说：大法弟子炼功后，不要父母、不疼妻子和

儿女。不是这样的，他们不但孝敬父母，多于常人，高

于常人，他们做得更好。只是受江罗集团的迫害，他们

有家不能归，有亲人不能相见，多残酷的现实呀！为了

救度众生，他们依然用微笑迎接旧势力的挑战。在他们

心中，对待生命只有慈悲，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那

高尚的情操和人类道德的升华，同时也领略了生命的真

实意义。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必须离开这里，当他们告

诉我他们要走时，我只觉得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我一人

悄悄上楼，任泪水长流，我深知，这眼泪包含的不是常

人的情，他所包容的内涵只有对大法弟子有所理解的人

才能深深领悟。他们走了，留下我对他们无限的思念和

牵挂，还有那美好的祝愿。 

(2002 年 7 月 4 日 文/心桥)  

【明慧网】六月二十五日，在多伦多市政大厦庄严的议会大厅里，举行了
一年一度的杰出社区义务工作者表彰大会，表彰大多伦多地区长期为社区进步
和安宁作出贡献的各族裔人士，在六十六名获奖者中，两位法轮功学员荣获殊
荣，他们是张照进先生和张铁筠女士。他们接受了由多伦多市国庆委员会主席
代表市政府颁发的奖状。 

张铁筠女士任教加拿大皇家芭蕾舞学校二十多年，修炼法轮大法五年多，
多年来她和功友们一起，努力将“真善忍”的理念和东方文化传播给加拿大人
民，把自己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都义务奉献给社区，组织参与了多次文艺表演，
丰富了社区人民的业余生活，张铁筠女士的无私奉献和不倦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欢迎。  

张照进先生是多伦多法轮大法的义务联系人之一，多年来为了帮助更多的多伦多居民了解法轮大法“真善
忍”的理念并能受益于这一博大精深的东方身心修炼系统，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大多伦多地区每一
个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为社区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颁奖的国庆委员会主席说：“这样的嘉奖，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恶警将坚持修炼大法的大法

弟子吊起来，脚够不着地，并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鞋底
子抽脸，不许喝水、吃饭，不许大小便，整日整夜地吊
着。有的人脸被打得紫黑，肿胀得让人无法辩认。下面
请看玉田县迫害大法者所遭的报应。  

1．杨泽亭，玉田县县委副书记，是该县的首恶，
其妻子今年患癌症，重病垂危，真是一人做恶累及家人。  

2．蒋凡计，玉田县公安局政保科恶警，是迫害大
法弟子的凶手，1999 年，其妻死于癌症。  

3．杨金广，玉田县副县长，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凶，

经常

一大

病，全身瘫痪，生不如死。

辱骂师父，其妻今年患癌症病故。  
4．2000 年，鸦洪桥派出所的张小辉强迫
法弟子给他下跪，大法弟子不肯，他便命

一恶警对该大法弟子连踢带打，最后强行让这
位大法弟子给他跪下，结果当天晚上张小辉就
死于车祸。  

5．边九中，玉田县公安局副局长，专门
负责迫害法轮功，他对大法弟子就一个字
——“狠”。边九中上任没几个月就得了怪

唤醒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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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皆知大法好 

保护学员有正念  

海南某地有一大

法弟子，被不法官员悬赏几千元抓捕，但全村的村民都

知道了大法的真相，坚决不赚这个昧心钱，反而常常替

他把风、放哨，只要邪恶之徒进村就马上通风“禀报”，

连镇长都出面保护他。邪恶之徒几次包围村庄都没能抓

住他，气得干瞪眼。村镇干部说：“净抓好人，没门！”

全村的人们用正念保护着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也用自己

的正念正行讲清真相，救度着世人。  

海南某地一派出所正、副两所长，原先不明真相，

充当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后来两所长的儿子先后遭

现世现报，使他们幡然醒悟，从此保护大法弟子。当上

面有通知要找大法弟子时，他们就亲自开车到大法弟子

家里，叫大法弟子先躲起来。上面的人一走，他们就找

到大法弟子，听他们讲大法的真相。  

善良的村民说：“呸！给20万我也不做那缺德事”  

我们村的支书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他

说：你们该怎么炼就怎么炼，上边有事我会告诉你们一

声。要有什么材料，藏好，不要叫他们搜去了。现在这

世道，咳，好人遭罪。  

邻村一残疾人说：公安局叫我看见散法轮功材料的

赶紧上报，抓住一个给 2000 元。呸！给 20 万我也不做

那缺德事。

  

【明慧网】一大法弟子对丈夫（未修炼）说：现在

大法弟子正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做真相资料的钱很

困难，把咱节约下来的一百元，做成真相资料吧！丈夫

说：那你就拿去吧！  

一大法弟子到同修家送真相材料，同修说：这是我

女儿孝敬老人的一百块钱，我已经放在包里好多天了，

光等你来拿了，老人说：现在真相

资料很少，把这一百块钱做成真相

材料吧。  

一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将爱人约出讲真相：“我给

你的‘天安门自焚真相’光碟你看了吗？”  

“看了。”“怎么样？”“它们（中央电视台）讲

的我本来就不信。”“你明白了真相，可是还有更多的

人不相信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会造假，被谎言毒害

的非常厉害，这对他们不公平，对他们将来不好，会造

成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我们每一个知道真相的人都有

责任和义务澄清事实，但这需要我们义务付出，现在资

金特别紧张，咱的钱应该拿出来救人，你说是

吗？”“可是咱家现在已经没钱了。”“那借给妹妹买

房的 8000 元钱，让她还的时候给我吧。”“那好吧。”

事情就那么“凑巧”，妹妹的房子由于某个原因没买

成，立即就把钱还给了该大法弟子，投入了正法的使用

中。  

一大法弟子听说做资料缺钱，第二天就送来一千

元，当时他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

工资了。  

在如今利欲横流、人心不古

的社会，大法弟子在遭受迫害的同时还这样舍尽自己的

利益去为别人讲清法轮大法好和被迫害的真相，这种重

要的社会现象值得世人认真读一读到手的真相资料，仔

细想一想，分析分析，以便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中国

历史上大的社会现象往往都是和社会上的每个人息息

相关的，只是很多人往往事后才察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结果。

 

【明慧网】7 月 8 日早上 8：40－8：

50 分，法轮功学员戴志珍和她的两岁的女

儿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一台（RAI UNO）

采访，在 UNO MATTINO 节目中，讲述了法

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情况。当时在场的

还有Hands Off Cain人权组织主席Sergio 

D’elia 先生。  

主持人 SARAH 女士：法轮功这个名字

对很多人来讲还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对戴

女士来讲，(你们看到她和她的女儿坐在

我旁边)，意味着和平、宽容和打坐。但

是在她的生活中，她却因此遭到了不幸。

为了追随这一精神修炼，她的丈夫被杀

害，丈夫的姐姐被送入劳教所。  

SARAH 问：戴女士，是谁杀害了你丈

夫？ 

    戴：是中国国家主席江 XX 下达了镇

压和杀戮的命令，还在全国范围成立了

610 办公室，专门负责镇压法轮功学员。  

SARAH：让我们回到 1999 年 7 月，中

国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修炼者，您的家庭

也在其中。他们对修炼者做了什么？  

戴：我们生活在恐怖之中。我的丈夫

被杀，丈夫的姐姐被判劳教，丈夫的父亲也去世了，留

下了这个小女儿给我一个人。我们家的遭遇只是千万中

国家庭一个例子，他们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

音。我和我的女儿得以保住性命，是因为我们有澳大利

亚护照。丈夫死后，我和我的女儿想回中国拿丈夫的骨

灰，但是他们不给我们签证。我到处求助，终于在澳大

利亚政府的帮助下，得到我丈夫的骨灰。  

SARAH：2000 年 11 月，您的丈夫决定离家出走，

他担心什么？  

戴：他不想被送到洗脑班去。洗脑班非常可怕，精

神上的折磨比肉体折磨还要可怕，24 小时不准睡觉，

还要遭到警察的残酷毒打，我的丈夫就是被打死的。  

SARAH：您选择离开中国生下这个可爱的孩子，然

后又回到中国。是否因为你对未来害怕才作出了这个选

择？  

戴：是的，我担心我女儿的安全。丈夫去了北京，

我也想随他去，可是我害怕，因为我知道中国警察是非

常粗暴的，他们会打我，会把我送入监狱，会强迫我堕

胎，这是我第一个孩子，我不愿意失去她，所以我回到

澳大利亚生下了女儿。当女儿四个月时，我和女儿回到

了中国，孩子需要爸爸。 


